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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遇科学家  
奥古斯都 •范杜森教授的头衔有哲学博士、法学博士、英国皇家学

会会员、医学博士等等。他的头衔还不只这些，我很荣幸能够与他相

识。我们是因为一件诡异、危险的事件而结识的，事实上，他救了我

的命，从死神的手中把我抢了回来，让我得以从耸人听闻的生死迷局

中脱困。因此，我有幸目睹了他那非凡的、敏锐的、冷静的头脑是如

何思维，如何让他成为当今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但后

来，我听说范杜森教授还有名副其实的雅号——“思考机器 ”。  

那天，在日耳曼酒店用完餐之后，我从兜里掏出一支雪茄点上，

来到波士顿的公园绿地散步。皓月当空，冷风刺骨，这就是波士顿冬

季的晚上。晚上八点钟之后，我沿着众多小道中的一条，慢慢地接近

公园绿地中心的灯塔山，突然，我感到胸部一阵剧痛，心脏在剧烈地

跳动着，喉咙像是被狠狠地卡住。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冷汗

涔涔，濒临死亡的恐惧感吞噬着我的神经。我的身子弯了下去，指间

的雪茄脱手落地，我拼命抓住一个公共座椅支撑住摇摇欲坠的身体。

附近什么人都没有，我刚想大声呼救，眼前突然一黑，倒在了地上。

在失去意识前，我依稀感觉到有人朝我跑过来，耳边还听到有人在焦

急地喊着： “天啊 !”接着我就不省人事了。  

当我醒过来时，正躺在一张床上，那是一个陌生的房间。我支撑

起虚弱的身体，模糊的视力打量了一下屋子，一旁高高挂起的一组发

光的物件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亮光的组合方式看起来有些幼稚，七

八个凑在一块儿，发出耀眼的光。我好一会儿才辨认出，其实那是实

验室里各种工具的金属零件在光照下反射出来的光点。我依然浑身无

力，虚弱地躺在床上，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还有些耳鸣，后来

我听见有人朝我走了过来，接着，那人弯下腰来俯视着我的脸。  

那是个男人，不过这么古怪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拥有一头

异常浓密的黄色头发，高高的额头宽大无比，脸有些窄小，上面布满

了皱纹，看上去脾气不太好的样子——这不就是张老顽童的脸嘛——

透过厚厚的镜片，我看到他那双像湖水一般蓝得清澈的眼睛总爱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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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薄薄的嘴唇紧闭成一条直线，就像把医用的手术刀，仅是在嘴角

处略有下垂。我开始还以为那是我的幻觉，是我紊乱的大脑想象出来

的，不过慢慢地，当我的视力变得越发清晰起来后，那只搭在我脉搏

上的修长的手指也让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不是幻觉。  

“你现在感觉如何？ ”那人张开薄嘴唇问道，他的话似乎很少，语

气也显得很生硬，还带着挑衅的意味，刺耳的嗓音就像粗锉刀发出的

声音一样难听。此外，他是用斜眼盯着我的脸看的，目光中带着令人

很不舒服的穿透力。我想回答他的问话，但舌头却不听使唤。他又凝

视了我片刻，然后那人——思考机器——转身离开了，留下一股糟糕

的饭菜味道。接着我又昏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几个小时——我又感觉到

那只手搭在了我的脉搏上，思考机器又开始盯住了我的脸。又过了一

个小时，我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了，头脑也变得清醒多了，心跳恢复

了正常。随后，我很快知道范杜森教授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为什么会被

冠以思考机器的头衔了。我目睹了他运用缜密、可靠的逻辑思维，把

一堆支离破碎、毫无关联的线索串联起来解决难题的全过程。  

我记得当时的我毫无精神、神志不清，意识还有些模糊，但我也

可能曾断断续续地向他诉说了一些事情。我还记得，我除了知道自己

晕倒之外，其他的事情完全没有记忆。思考机器非但没有问我话，反

而告知了许多我所不了解的细节，以及许多与我有关的隐私，这些事

情原本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可以这么说，我陷入了一个玄妙的困境之

中，而他却帮助我从困境中走了出来。他那瘦小、奇特的身躯坐在摆

放在实验室中间的沙发上，头舒适地靠在沙发椅背上——噢，这个硕

大的脑袋！——眼睛望着天花板，十指来回相互碰触着指尖。他没有

看我，一眼也没有，好像天花板上写着我的问题，问题有了答案之后，

就会被擦掉似的。 “你以前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吗？ ”他突然问道。 “从

来没有。 ”我答道， “为什么这样问？ ”“你被人下了毒。 ”他说， “那是

种具有腐蚀性的毒剂，不是汞，就是氯化汞。你昏得不轻，不过你会

好起来的……”“下毒！ ”我吓坏了，大喊起来， “是谁给我下的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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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是你给自己下的毒。”他烦躁地说，“是你自己的粗心大意造

成的。 ”十个人中有九个不会把毒药当糖豆吃，而你就是剩下的那

个。”“但是我怎么可能给自己下毒？ ”我反驳说，“我根本就没碰过毒

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碰过毒药了。 ”“我知道。 ”他说， “大概一年

前你有碰过毒药，氯化汞是很危险的药剂。 ”  

他的话把我给激怒了，这个家伙实在太目中无人了，这使得我暴

怒起来，恨不得上去扇他几巴掌。“如果我是中了毒，”我怒不可遏地

说， “那也一定是别人给我的，决不是我的过错，有人要……”  

“就是你自己中的毒，”思考机器又开始不耐烦起来，“你说起话来

就像个孩子。”“你怎么会这么肯定是我给自己下的毒，你是怎么知道

我曾经接触过毒药？你又是怎么知道那是在一年前？ ”  

思考机器冷冷地盯着我，没过多久，他又望向天花板了。  

“我当然知道这些了，”他说，“就跟我知道你的姓名、住址和职业

一样，因为我发现了放在你口袋里的名片。而且你身上还带着几支雪

茄，由此我还知道了你一定有吸烟的习惯。我也知道你身上这件衣服

是今年冬天第一次穿上。我知道几个月前你和妻子离了婚，房子归你，

不过你的房子里在闹虫灾。我还知道所有事情。只需要运用逻辑思维，

想要知道这些并不难。 ”我头昏眼花，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但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我茫然地问道。  

“现在的人都不爱动脑子，”科学家说，“除非把事情给他们记下来，

放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他们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正好是个医生，

碰巧遇到你晕倒在地，就走过去看看。我最初以为你是心脏病发作，

不过很快从你的脉象上我了解到并非如此；而且你也不是中风，中风

的话你不会晕倒；也没有人向你开枪，在你身上没有发现伤口，所以

我怀疑你是中了毒。后来我又帮你诊断了一下，这证实了我的判断，

从症状来看，你中的毒应该是汞的氯化物。我只好把你抱进一辆马车，

然后把你带到这里来了。因为你没有死，所以我知道你的身体只吸收

了微量的毒素，这个剂量的毒素会使人立即发作，但不足以致命；这

也说明了并没有人要毒杀你。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知道——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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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猜测，而是知道——你中毒的事件只是个偶然。那么，这样的

偶然是怎么发生的呢？我很自然就想到那些毒药很有可能是由口而

入的。我查看了你的口袋，在那里发现能让你放入嘴里的只有雪茄。

雪茄上有没有毒？化验结果指出雪茄上的确是有毒的，你身上所携带

的所有雪茄上都有毒。是有人预谋杀害你吗？当然不是，毒药的剂量

不足以致命。有也可能是打算通过所有雪茄上的毒素剂量来杀死你，

当然，也可能不是。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突然斜着眼睛瞪着我，

气势汹汹。我点点头，想了想，把到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  

“也许你的口袋里装有氯化汞，但我并没有找到，也许是你曾在

口袋里装过那种东西吧。我又搜了搜你的外衣口袋，在里面发现了雪

茄，因此拿雪茄去做了化验。最终让我发现你的口袋里确实曾经放过

氯化汞粉末或者晶体。或许是因为装着氯化汞的包装破损了吧，极少

量的毒素被留在了你的口袋里。  

“这样的话，所有的疑问就都有了解答，比如说，你的雪茄上为

什么会有毒，毒药又为什么会在你口袋的缝隙中，还有就是你为什么

突然休克了。简单地说，事情的全部是这样的：你的口袋里曾经装过

氯化汞。为什么会装那种东西？首先让人想到你有可能是为了消灭住

处里的害虫；然后我又想到，如果你现在住的是租屋，不管结婚与否，

自然会有管理人员来为你消灭害虫，而由你亲自处理害虫的事来看，

说明你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的。所以，我断定你在家里要做家务，从

你自己要做家务来判断，那就说明你肯定已经结婚了，你买毒药肯定

是为了消灭家里的害虫。  

“在种种推理下，我自然就知道你已经结过婚了，而且还会做家

务。接下来呢，在你的衣服上我发现了裁缝店的标签，标签上标记了

你的姓名和衣服的定制日期——十五个月前。这是件冬装，如果在口

袋里洒落了毒药后你还穿过它，那么你会昏倒的事情应该早就发生过

了，但并非如此，所以我断定你是去年早春时候买的毒药，那正是个

害虫泛滥的季节，因此我马上就判断出这件衣服肯定是今年冬天才第

一次穿。还有一个线索让我确知今年冬天你是第一次穿这件衣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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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的中毒事件以前没有发生过，而且衣服上还残留着樟脑球的味道。

你帽子里的系带皱巴巴的，你的怀表里面放了张年轻女人的照片，可

你上个月的账单上显示，你近期正流连于各个俱乐部之中，那么毫无

疑问，你离婚了。 ”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叫道。  

“逻辑、逻辑、逻辑！”科学家急躁地说，“你是一名律师，你应该

很清楚这里面的奥秘，你当然知道二加二等于四绝不是偶然，而是始

终如此。 ”  

天才教授范杜森登场  
世界各地前来波士顿参加一年一度国际象棋锦标赛的二十五位

国际象棋大师异口同声地说： “这不可能！ ”  

这些大师拥有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非凡智力，但这个时候，有些人

涨红了脸与其他人争吵着；有些人神情倨傲地站在一旁默不做声；还

有些人将此事以一句 “无聊 ”带过。这场争论是由世界闻名的科学家、

逻辑学家——奥古斯都 •S F X 范杜森教授一句不经意的评论引

起的。以前，他也曾因发表的言论而引起激烈的争执。  

事实上，他在科学界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一次，他发表了一

篇令人吃惊、违背常理的文章，被一所知名大学解除了哲学系主任的

职务。后来该大学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想请他回去，却被他拒绝了，

只好改颁荣誉教师的职位给他。二十年间，法国、英国、俄国、德国、

意大利、瑞典和西班牙的教育及科学机构颁发了许多荣誉学位给他，

并一致认为他是科学界中头脑最好的人。这些荣誉学位的简写在他名

字后面连成一串长长的字母，涉及了六七个不同的科学领域，因此他

性格高傲，脾气执拗，容不得任何人对他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那段

令全世界国际象棋大师哗然的言论，是范杜森教授与另外三位知名人

士谈话时说出来的。三位知名人士之一的查尔斯 •艾尔伯特博士正巧

是一位国际象棋爱好者。 “国际象棋单纯得只需要运用脑部功能。 ”

范杜森教授用他一贯不耐烦的口气说， “国际象棋就是浪费时间和精

力的活动，可能这比解决抽象问题稍微困难一点儿，但一个人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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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点点逻辑思维就能够玩好国际象棋了。逻辑能解决所有问题，

我不是说大部分的问题，而是所有问题。任何一个人只要掌握了逻辑

思考的方法，就能击败所谓的世界国际象棋高手。这是必然的事，就

像无论什么时候，二加二都一定等于四一样。我没玩过国际象棋，我

从不做浪费时间的事。但是只要给我几个小时来研究它的游戏规则，

我就能击败任何一位以它为职业的棋手。那些头脑僵化、心胸狭窄的

职业棋手，不可能是逻辑思考的对手。而我的头脑则大不相同，我运

用逻辑的思维方式，在逻辑的领域中自在地遨游。 ”  

艾尔伯特博士不服气地摇摇头。  

“不可能。 ”他断言道。  

可是范杜森教授用这种口气惹恼别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尤其是

对某些学有专长、在某些领域已经颇有名气的人。  

“没有不可能的事，”范杜森教授严肃地说，“在理性的范围内，人

类的头脑能让人类达到任何目的。所以上帝把理性留给了人类。 ”范

杜森教授那种毫不妥协、充满挑衅的口吻，把艾尔伯特博士气得满脸

通红。  

“你知道怎么下国际象棋吗？知道它有多少种走法吗？ ”艾尔伯特

博士问。  

“不知道。”范杜森教授那种乖张的口气依旧不变，“我只知道需要

将某些棋子向特定的方位移动，一直到对方的国王无法动弹为止，对

吗？ ”  

“没错，”艾尔伯特博士回答，“不过，我从未听过有人这样描述国

际象棋比赛。”“既然如此，我敢再说一次，真正的逻辑学家能够击败

任何国际象棋专家。 ”范杜森教授毫不客气地瞪着艾尔伯特博士说，

“给我几个小时，让我研究一下各个棋子的走法，我就能在棋盘上击

败你。 ”  

“我不跟你下棋，”艾尔伯特博士说，“你说任何人——你说过，你

可以击败世界上最厉害的棋手。等你熟悉了比赛规则之后，你愿意跟

世界上最厉害的棋手对赛一局吗？ ”“没问题，”范杜森教授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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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我总是需要亲自出手证明事情的真实，才能让人相信我的话。

我不介意再证明一次。 ”  

以上就是这场激烈争论的缘由。这些世界级国际象棋大师一致同

意，接受范杜森教授的挑战，并安排好了，在世界锦标赛结束之后，

由获得冠军的棋手跟范杜森教授对赛一局。比赛结束之后，与范杜森

教授对弈的棋手也确定了，是曾六次获得世界冠军的俄国人柴可夫斯

基。  

锦标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著名的美国国际象棋高手希尔布里先生

就来到范杜森教授的公寓，跟他切磋了一个早上。但是当希尔布里先

生离开时，有人看到他神色很凄惶。当天下午，范杜森教授就要跟俄

国冠军对赛了。当地的报纸大力渲染这一消息，数百位国际象棋迷拥

入现场，旁观这场非同寻常的比赛。  

范杜森教授走入会场时，人群发出一阵低沉的骚动声。  

范杜森教授个子瘦小得像个小男孩，瘦削的双肩被巨大的头颅压

得低垂。他头戴八号帽子，双眉又浓又直，像个房檐，帽子摘下来之

后露出了一团杂乱的黄发，看起来有点古怪。他的脸庞窄小，没留胡

子，嘴唇紧闭成一条直线，面色苍白得一眼就看得出是整天躲在实验

室的学者。他的手指白皙细长，可以看出在他五十多年的科学家生涯

中，大概从未做过任何粗活。  

那个获得冠军的俄国人面带微笑地在棋桌前坐下，他根本就没把

范杜森教授放在眼里，有点 “陪他玩玩 ”的心态。棋界的其他高手聚拢

到棋盘边，好奇地注视着两位对手。比赛开始了，范杜森教授以后卒

开局。他毫不迟疑地移动棋子，到了第五手，俄国人脸上的笑容不见

了；到了第十手时，旁观的高手都兴奋起来，俄国人不得不认真起来；

到了第十四手，范杜森教授将自己的城堡移到后四的位置。  

“将军。 ”范杜森教授说。  

俄国人考虑了很长时间，移动骑士去保护国王。范杜森教授注视

着棋局，向后靠在椅背上，十指指尖轻轻敲打着，目光自棋盘移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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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花板。他不声不响地坐了十分钟之后平静地说： “十五手之后结

束。 ”  

观众们吃惊地倒抽了一口冷气。那些有经验的棋手忙着计算棋盘

上的布局，想要找出范杜森教授这样宣称的根据。俄国人已经明白了，

他面色苍白、表情茫然地靠到椅背上，没有显示出惊讶的神情，只是

他的表情显示他还在挣扎。突然，他站起来，伸手握住范杜森教授纤

细的手。  

“你从未下过国际象棋？ ”俄国人问。  

“没有。 ”范杜森教授回答。  

“老天！你不是人，你的脑子——是机器——一部思考机器！ ”  

“这只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范杜森教授唐突地说，仍是一贯不耐

烦的冷淡口气，语调中也没有一丝得意。  

记者韩钦森 •哈契将国际象棋冠军对科学家的这句评论发表于报

端。从此以后，天才教授奥古斯都 •S F X 范杜森 Ph D ，LL 

D ，F R S ，M D ，M D S M D S 为牙科硕士的缩

写。就被世人称为 “思考机器 ”。  

更衣室奇案  
著名的女演员艾琳 •花洛克小姐在斯普林菲尔德剧院美国伊利诺

伊州首府。演出，在演出的间隙进入更衣室休息，接着却在更衣室中

神秘失踪了。于是，由她的失踪引发了一连串奇怪、难以理解的事件。  

警察理不清头绪，于是找到了思考机器——奥古斯都 •范杜森。这

也是思考机器所遇到的第一个科学界以外的难题。记者韩钦森 •哈契

正极力劝说他协助警察一起调查。 “但我是个科学家、逻辑学家， ”

思考机器抗议道， “我对破案一窍不通。 ”  

“没人说这是一场刑事案件。只是这件事实在奇怪。”记者坚持道，

“一个女人凭空消失了，而她的朋友就在她身边，可以听到她的声音，

甚至看到她的人。警方根本就束手无策，搞不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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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杜森教授挥手示意记者坐下，自己也倚在大椅子的靠垫里。相

对于宽大的靠垫，身材矮瘦的科学家看起来就像是个孩童。  

“从头开始。 ”他说。科学家的大脑袋靠在椅背上，蓝色眼睛斜斜

往上望，细长的十指指尖相触。他准备好要听记者讲话了。  

“花洛克小姐年约三十岁，非常漂亮。”记者开始说，“作为一位女

演员，她不仅是在美国，在英国的名气也相当大。你可能在报章杂志

上看过她……”  

“除非有必要，否则我从不看报纸，”思考机器不客气地说，“继续

说。 ”  

“她未婚，据我们所知，她短期内也并无结婚的计划。 ”哈契说，

然后抬头看了一眼科学家瘦削的脸庞， “就像每个舞台上的女明星一

样，她也有崇拜者。可是这位小姐的私生活非常严谨，一点负面新闻

也没有。我这么说是希望你知道她的生活作风和一般明星完全不同。

“现在，我来讲讲她失踪时的情况。上个星期，花洛克小姐在斯普林

菲尔德剧院演出。星期六晚上是她最后一场演出，她饰演的是莎士比

亚的剧目《皆大欢喜》中罗瑟琳的角色。当晚剧场座无虚席。虽然她

头有点痛，但她仍然坚持演完了前两幕剧。演完第二幕之后，她回到

更衣室去休息。第三幕快要开始前，舞台监督到更衣室去叫她，她回

答说马上就出来。毫无疑问，那的确是她的声音。  

“罗瑟琳这个角色在第三幕开演六分钟之后才需要上场。可是当

花洛克小姐该上场时，她却没有及时出现，舞台监督急急忙忙地跑到

更衣室门外叫她，这一次却没人回答。舞台监督怕她可能昏倒或出了

什么问题，就开门冲进去了。花洛克小姐却不在里面。大伙儿搜遍了

整个后台，也没有她的踪影。舞台监督只好对观众宣布演出暂停，十

或十五分钟之后，演出可能能够恢复。  

“舞台幕布降下，大伙儿再次搜索后台。每个能藏人的角落都被

仔细搜过了。后台的看门人威廉 •梅根说他和一个警察站在门旁闲谈

了二十多分钟，因此如果花洛克小姐走出门，他一定会看到的，可是

他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出去。另外舞台也可以从放大灯的地方离开，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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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没有人看到花洛克小姐从那里离去。总之，她就这样莫名其妙地

消失了。 ”  

“窗户呢？ ”思考机器问。  

“舞台比外面的街道要低一层楼的高度，”哈契解释，“花洛克小姐

更衣室里的窗户很小，而且装有铁栏杆。窗外是个通气道，一直向上

延伸十英尺才到地面一层，开口处也用铁栅栏  

盖住。另一个靠近舞台的窗口更小，而且也装上了铁栏杆。她出

不去。如果她靠近任何一个窗口，也一定会被其他的演员或工作人员

看到的。 ”  

“舞台下面呢？ ”科学家问。  

“也搜查过了，什么都没有，”记者说，“他们担心花洛克小姐可能

一时神志不清，到地下室去游荡。下面是一个水泥地下室，整个都是

空的。他们甚至连舞台上方存放幕布的地方也找过了。 ”  

接下来记者和思考机器都沉默了。思考机器活动着自己的手指，

眼睛仍然往上望着。事实上，自从记者开始解释，科学家就没看他一

眼。  

“花洛克小姐失踪时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过了一会儿科学家开口

问。  

“穿的是男式紧身上衣和紧身裤，”记者说，“从第二幕开始直到剧

终时，她都是穿那套戏服。 ”  

“她的便装都还在更衣室中吗？ ”  

“都在，就丢在她的一个大皮箱上。梳妆台上还有一包打开了的

糖果，整个场景看起来就像她正在准备上场一样。 ”  

“没有挣扎的痕迹？ ”  

“没有。 ”  

“没有血迹？ ”  

“一丝也没有。 ”  

“她的侍女呢？她有侍女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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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她的侍女名叫格特鲁德 •曼宁，在第一幕演完后就回家去

了。好像是突然生病了，告假回家。 ”  

思考机器用他的斜眼瞪着记者说： “生病？什么病？ ”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记者回答。  

“那个侍女现在在什么地方？ ”  

“我不知道。发现花洛克小姐失踪后，大家都紧张得忘记那个侍

女了。 ”  

“桌子上摆放的是什么样的糖果？ ”  

“我也不知道。 ”  

“糖果在哪里买的？ ”记者只能耸耸肩，这又是个他没注意的问题。 

思考机器连珠炮般地问出这些问题，同时严厉地瞪着记者。记者

感到不安，局促地扭动着。  

“那些糖果现在在哪里？ ”科学家再问。  

哈契再次耸耸肩。  

“花洛克小姐的体重是多少？ ”记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点概念，他

至少见过花洛克小姐五六次了。 “在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磅之间。 ”

他猜测。  

“剧团里有催眠师吗？ ”  

“我不知道。 ”哈契不知道，于是老实地回答。  

思考机器不耐烦地朝他挥了挥手，感到十分恼火。“这真是可笑，

哈契先生，”他告诫记者说，“你来我这里求教，却没事先把该知道的

事弄清楚。如果你有些必要的信息，或许我还能帮上你的忙，现

在……”  

记者也恼火起来。在记者圈中，他也是以观察力敏锐、头脑灵活

著称的。他对思考机器说话的语气、态度不满，他觉得思考机器问的

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  

“我不明白，”他开始反驳，“你是认为有人会在糖果里下毒吧，催

眠师跟花洛克小姐的失踪有什么关系呢？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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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催眠都不可能让她凭空消失不见。”“你当然不明白，如果你明白

就不用来找我了。”思考机器唐突地说，“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  

“星期六晚上，”这个问题记者可以回答，所以他的口气略有缓和，

“那是花洛克小姐在斯普林菲尔德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按照原定计

划，她这个星期应该到本市演出，他们剧团的演出服已经送到了本市，

可是她却失踪了。 ”  

“她是什么时候失踪的？我问的是确切时间。 ”  

“舞台监督的时刻表上标注的是，第三幕在晚上九点四十一分开

始，他和花洛克小姐在开始前一分钟前还说过话，就是九点四十分。

她应该在开幕后六分钟上场。因此……”“就在七分钟之内，一个大概

重一百三十磅的女人，没有便装，就从更衣室中消失了。现在时间是

星期一下午五点十八分，我想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应该能把这个罪案

解开了吧。 ”“罪案？ ”哈契急切地说， “你认为这是桩罪案？ ”范杜森

教授根本没留心听他的话，他站起来，双手背在身后，眼睛望着地上，

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踱了六七趟。最后，他停下来瞪着记者。  

“花洛克小姐的剧团应该已经到达本市了吧。”他说，“去调查每一

位男团员，尤其要注意他们的眼睛。不管他们看起来如何单纯都要调

查，每个人都不能忽视。还要找出那盒糖果的下落，可能的话，问问

里面的糖果还剩多少。弄清楚了之后你尽快来此向我报告结果。花洛

克小姐是否安全，可能就要看你能多快得到正确的消息了。 ”  

哈契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 “怎么……”他正要开口。  

“不要说，赶快去！”思考机器打断了他的问话，“你回来时，我会

叫好出租车在门口等你。我们要马上到斯普林菲尔德去。 ”  

记者接到思考机器的命令，就立刻着手开始调查，虽然他完全不

明白思考机器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尤其是研究别人的眼睛，不过

他还是完全照办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他赶了回来，思考机器不由分

说地把他塞进出租车里。出租车将他们送到了火车站，两人上了前往

斯普林菲尔德的火车。一直等到他们在座位上坐好之后，科学家才让

几乎快憋不住的记者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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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你调查的事情的结果呢？ ”思考机器问。  

“我调查出了好几件事，”哈契说，“花洛克小姐剧团的男主角兰登

•曼森，过去三年来一直都在追求花洛克小姐。他星期六傍晚在斯普

林菲尔德市的舒勒糖果店买了一盒糖果，带到了剧院。他起初不太愿

意说，不过，我逼他说出来了。 ”  

“啊！”思考机器叫出声，可是语气中却一点称赞的意味也没有，“糖

果盒中的糖果少了几块？ ”  

“少了三块，”哈契说，“花洛克小姐的东西都放在更衣室中一个打

开了的大皮箱里，糖果盒也在里面。我也劝舞台监督……”  

“好了，好了。 ”思考机器不耐烦地打断哈契的话， “兰登 •曼森的

眼睛看起来怎么样？是什么颜色？ ”  

“蓝色，看起来坦白直率，没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记者说。  

“其他人的眼睛呢？ ”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研究他们的眼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研究。

所以我就把他们的照片带过来让你看，这样你可以自己研究。 ”  

“好极了！好极了！ ”思考机器这次可是真的赞赏他了。他拿着照

片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念着照片下的签名，然后拿出一张问哈契：

“这个是男主角吗？ ”  

“没错，就是他。 ”  

范杜森教授再次默不做声地沉思起来。晚上九点二十分火车驶入

斯普林菲尔德车站。哈契随着科学家走出车站，马上招来一辆出租车。 

“舒勒糖果店， ”科学家对司机说， “快点儿。 ”  

出租车在夜路上飞驰，十分钟之后在一家灯火通明的糖果糕点店

前停下了。思考机器率先下了出租车，走到了卖巧克力的柜台前。  

“你是否见过这个人？ ”他拿出兰登 •曼森的照片给柜台后的女孩

看。  

“噢，我记得他， ”女孩回答， “他是个演员。 ”  

“他星期六傍晚时有没有从这里买了一盒巧克力糖？ ”科学家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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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的，有。当时他好像非常着急的样子。对了，他说他要

赶到剧院去演出。 ”“还有，这个人来过这里吗？ ”科学家取出另一张

照片给女孩看。女孩接过照片看了好一会儿， “我不记得这个人曾来

过。 ”女孩说。  

于是思考机器转身就走，钻入最近的一座公共电话亭里。他在亭

里停留了约五分钟，然后冲出糖果店，进入一辆出租车，哈契紧跟着

也上了车。  

“到市立医院。 ”他说。出租车再次疾驶而去。哈契吃惊得不知该

说什么。看起来思考机器一定是循着什么线索在追踪，可是记者却是

一头雾水。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市立医院，跟当天的住院医生卡尔顿大夫会面

了。  

“这里是否有位名叫格特鲁德 •曼宁的病人？ ”科学家开口问。  

“有， ”住院医生回答， “星期六晚上住进来的，原因是……”  

“我知道，是马钱子碱中毒。”科学家打断了医生的话，“她当时应

该是昏倒在街上的吧？如果她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想问她一些非常重

要的问题。 ”卡尔顿大夫同意了，于是将范杜森教授和他的忠实追随

者哈契带到了花洛克小姐侍女的病房。  

格特鲁德 •曼宁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显得很虚弱。思考机器纤

细的手指搭在侍女的手腕上试了试脉搏，然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曼宁小姐，你能回答我一些问题吗？ ”他问。  

“可以。 ”她细声地回答。  

“你吃了几块糖果？ ”  

“两块。 ”女孩说，她呆呆地望着思考机器的脸。  

“当你离开剧院时，花洛克小姐吃了糖果吗？ ”  

“没有。 ”  

听完曼宁小姐的话，思考机器对卡尔顿大夫说了声 “谢谢 ”然后转

身就跑。冲下楼梯，他钻入了一辆出租车，哈契也紧跟在后面。这次

他们的目的地是斯普林菲尔德剧院的舞台。记者一头雾水，他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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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就是糖果盒中有三块糖果不见了，而侍女格特鲁德 •曼宁只

吃了两块。既然曼宁中毒了，那么如果花洛克小姐吃了第三块糖果，

很可能也中毒了。可是中毒怎么会使她消失呢？实在是想不明白，于

是记者摇了摇头。  

很快，他们找到了舞台的守门人威廉 •梅根。  

“你能否告诉我，”思考机器开始问，“上周六傍晚，曼森先生有没

有在你这里留下一盒糖果，说要送给花洛克小姐？ ”  

“有。”梅根爽快地回答。他认为眼前这个人看起来很有意思，“当

时花洛克小姐还没到，曼森先生几乎每天都会买一盒糖果送给她，通

常都先送到这里，我那天把那盒糖果放在了这个架子上。 ”  

“星期六傍晚，曼森先生是在剧团其他成员之前还是之后来到剧

院的？ ”  

“之前，”梅根回答，“他通常会早到一会儿，可能要先排练一下吧。”  

“剧团的其他成员在演出开始前也会来这里吧？来看看自己有没

有邮件。 ”科学家斜眼望着放东西的架子。  

“几乎每个人都会来查查看有没有邮件。 ”  

听到梅根的话，思考机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直聚在他额头的

皱纹好像消失了。 “现在，仔细听好， ”他继续说， “星期六晚上九点

到十一点之间，有没有什么包裹或箱  

子从舞台送出去？ ”  

“没有，”梅根肯定地说，“只是在半夜里将剧团的衣物箱送了出去，

除此之外，什么东西都没出去。 ”  

“花洛克小姐的更衣室里有两个大皮箱，对吗？ ”  

“不错，两个巨大的皮箱。 ”  

“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  

“我常帮他们搬进搬出。 ”梅根回答。  

突然，思考机器转身往外冲，闯入一辆出租车，哈契先生也跟了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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